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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的现实思考与思想困境

林 品：您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

这三个领域，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学界做出过重要

贡献。据我观察，您近年来在性别研究领域，并

没有像在文化研究、电影研究领域那样，有比较

多的介入和论述。您可以谈一谈其中的原因吗？

戴锦华：性别这一维度，始终是我的电影研

究和文化研究当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维度；但是，

近十多年来，我的确自觉避免把性别维度作为惟

一的观察与研究的维度。这首先是一种对现实

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困境。

对现实的思考在于，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

最为突出的事实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在这个分

化过程中，女性也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

样，能够作为某种自明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所

以，当你把女性主义作为惟一的维度来讨论问

题的时候，会遗漏很多可能和性别相关的、也许

更为直接或重要的社会面向。性别问题不等于

女性问题，但即使讨论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在性

别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和思考脉络当中，也难以

完成。

而困境在于，上个世纪便已存在于女性主义

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基本问题，如今，

变得更为突出而严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个基

本维度：阶级、性别、种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关

的命题，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度都携带着一个在

20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大叙述”脉

络，而某一维度的大叙述体系都是自足的、相对

封闭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难在关于性别的

独立讨论当中，真正有机地纳入对阶级的、种族

的，或者地域的、年龄的思考。这也使得我自己

倾向于不单独地处理性别、阶级、种族议题，而是

把它们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做当下的或历史性

的思考。

林 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

本、资源、人员、信息等各种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大

规模的迅速的流动，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阶级论述构成挑战？同时，是否也会对种

族维度的有效性构成冲击？阶级、种族是否依然

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维度？

戴锦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常量和变量。一

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一度赋予了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活力，同时加剧了残酷剥

削的广度和深度，只不过这种剥削是在全球的范

围内、经常以跨国的形态进行的。可以说，这一

情势不是远离、而是贴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

全球特征与野蛮特征的基本描述。在这样的过

程中，阶级事实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凸显的

事实。

重要的变量，也是对阶级事实构成最大挑战

的，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即

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在东西对立之外，重要

的是南北对立，即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国际债务

问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它形

成了一个比马克思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更为凸显的种族现实：发达国家的国民，享有全

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而从事生产和

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其国民则面临着最基本的温

饱问题。这究竟是可以还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

的阶级分化呢？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

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

在这样一个阶级事实同种族事实甚至宗教

事实彼此交错的时代语境下，性别问题会以某种

方式被削弱同时凸显。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

女性“暧昧”的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

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

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

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不止一位女总统执政，

性别议题更深刻更复杂地纠缠于阶级的、种族的

冲突和歧视结构。

我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历

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

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阶级、性别、种族的“三字

经”是否过时，而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

有没有能力去辩证地面对复杂的纠缠的历史新

情势，面对新的全球资本逻辑与路径，面对危机

所凸显的政治结构，去寻找和发现新的历史可能

性。直面现实挑战，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当今
现实的必需

林 品：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思

想方法的坚持，您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理

论资源之一的坚持，其实都显示出您在当代中国

的思想场域和知识场域中所选取的某种立场、所

占据的某种位置。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

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最引

人瞩目的就是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

争。您是否接受一个可能带有标签化色彩的身

份指认？

戴锦华：坦率地说，我一向认为，标签本身颇

为荒诞。因为“新左派”是个历史概念，它产生在

20世纪50年代，非常具体地联系着这样的历史

情境：苏共二十大报告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识分

子、左翼知识分子经过了极度的茫然和彷徨，终

于重新集结，用“新左派”来命名自己。到今天，当

某些人被标签为“新左派”，或者，当他们自称为

“新左派”的时候，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在什么意义

上是“新”的，他们对于什么是“新”的。

我更喜欢“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

我认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

构，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工

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合作性的建构、介入性的

建构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对自

己的定位或者对自己的指认。

我个人做出的真实选择是，在立足本土的同

时，走向亚非拉。我自觉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

性的连接局限在欧美，而是设法把它拓展到广大

的第三世界，希望去连接亚非拉的知识分子，连

接他们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我希望自己能够真

正地获得一种世界视野，不是一个逐渐萎缩到欧

美、进而萎缩到美国的狭窄的视野，而是一个重

新打开的全球场域。50-70年代我们曾经拥有

一个非常丰富的第三世界视野，但同时我们的欧

美视野则完全被封闭、被隔绝；然而，当我们重新

获得欧美视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全球

化”、“世界化”了，我们却遗忘了，一个更广大的

世界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

新建立世界视野，并通过这样的视野来重新反观

中国。

但是，历经近20年的时间，并没有如我一厢

情愿的预期的那样，找到了别样的世界、迥异的

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

了全球化的事实和意义，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

际位置和意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视野中，我

修订、重设了自己的思考参数。尽管，我仍然

“在路上”。

大概只有一点，我始终是清晰和明确的：即

如果可能，我会选择和多数的被剥夺者站在一

起，我自豪“我们是99%”。除此之外，我们没有

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在一个紧张的观察、

介入、思考当中，去应对每天的新挑战。

林 品：您特别强调世界视野与世界性的连

接。我们知道，国际主义一直是内在于马克思主

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您是如何看待国际

主义，以及新世界主义、新天下主义这样的理论

建构尝试的？

戴锦华：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

“国际主义”是有定语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20世纪最

美丽的记忆。我盼望着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可

以启动和继承的遗产，或者说思想资源。但是，

我特别强调它的定语，就是说，20世纪的国际主

义实践有其前提，一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

成的政治结构，另外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形构

出来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实践结构，这个主体性

力量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主义在它

的历史主体开始被中空化的情况下，是并不可以

简单抽象为一个名词，就获得新的召唤和现实启

动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构想相背离的是，全世界

无产者并没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联合起来，

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国境、种族、宗教信

仰分割，很多阶级的事实会被转化成民族的、种

族的、宗教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则是资本的快

速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

连接、整合起全球的资本和资产者。

对我来说，在面对高度整合的全球资本的时

候，显然，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这种现实的

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对于一种新的世界

主义——或者说，一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

体的国际主义——的实践的思考。因为，现在我

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恐怖主义尽管以种族

和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实大多是跨国发生的，

甚至也是跨种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撕裂

的事实下面，充满了新的流动和整合。这个时

候，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应对，一种更具有建设性

的——首先是想象、进而是表述、进而是实践的

过程，就变得非常急迫。这当然不是我能够独自

解决的问题，但我愿意参与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

思考和回应当中去。

数码转型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
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

林 品：您谈到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全球

连接的问题。您如何评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

于新时代的社会运动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在您

看来，互联网这个媒介是否像很多人所说的那

样，真的蕴含有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

戴锦华：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不

是你的问题本身所能够覆盖的了，因为它所涉及

的面要比这大得多。互联网技术，或者我通常称

之为“数码转型”，事实上是和生物学革命相互补

充、彼此伴行的，已对现代社会甚至现代文明的

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这是一次具有革

命性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变化。

相对于生物学革命来说，数码转型的发生要

急剧得多，一方面是数码技术的迅速更迭，一方

面是它的覆盖面的迅猛扩张。此外，从来没有一

场技术革命，不仅如此急剧地发生，而且基本上

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未经

抵抗，就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全球性的

社会抵抗运动以社交媒体来作为动员的手段，但

一种新的监控技术也可以以如此的幅度来控制

全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随身携

带着一面“黑镜子”，以便“老大哥”看着我、看着

你。在你看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跨国连接的

手段的同时，大概你也会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

正借助同样的媒体和路径，来实现一种以宗教、

种族等名义进行的社会力量集结，来完成报复性

的、破坏性的、疯狂的袭击。

我们当前对新媒体的思考，大多都停留在某

种功能性的描述和思考上。事实上，我们应该在

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它。种种乐观主义的

态度，和批判的或者抵制的态度一样，尚没有深

入到新媒体的事实内部，去考察其中的政治经济

关系。我确实认为，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全

球性的思考焦点，应该而且必须去尝试一种新的

网络实践的可能性。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

地把握“数码转型”的政治经济事实的话，我们也

就根本无从认知我们身置其间的世界现实，也就

更谈不上去想象未来。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非

常具体的命题，同时也是整体挑战的一部分，它

与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高度相关、相互内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怀抱着某种悲观中的

审慎乐观。相对于新的全球格局，中国崛起提供

了一个变数，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变

数。只不过，在这些变数的过程当中，资本总是

棋先一着。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夺得某种先

机，获得某种自觉，去把它蕴含的可能性变为一

种现实的可能性？

我选择在这样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传统的社

会运动借助新媒体的层面上去思考，也不是在新

媒体仅仅是成为一种新的载体、新的覆盖手段的

意义上去思考。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并且揭示构

成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它对传统的政治

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和断裂性的改变，从其媒介特

质的角度上去形构新的问题，追问新的答案。

林 品：您无论是进行文化研究还是进行电

影研究，都对媒介问题报以高度的重视。那么，

在数码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您是否认为，我们所

熟悉的那些文学、电影，都会因为媒介变革而有

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

戴锦华：当我们说，数码转型在冲击纸媒，不

仅是说报纸、传统期刊、纸质书籍的形态在死亡，

还要追问，传统的文学形态——诗歌、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的艺术与叙事形态，是否也经受着冲

击或改变？纸媒的衰落已成定势，但是，这是否意

味着有着数千年历史、其实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主

要文化支撑的文学，其样式已然出现了内在改变？

人们经常说，网络阅读要求短平快，文本是碎

片化的，或者，网络想象的欲望化特征，可供娱乐

消费的只能是感官满足和心灵抚慰。我以为，类

似观察仍只是外部观察。之所以说那样的观察是

外在性的，是因为它们仅仅是在今天的移动终端

使用者、某一种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

的意义上去讨论它，而没有触及媒介自身。当我

们的确使用数码媒介并在数码界面上写作的时

候，当我们通过数码介质内在地构成“文学场”的

时候，必须回答的是：数码是什么？文学是什么？

相对而言，对于电影，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和

具体。因为数码媒介取代了胶片，而不是覆盖了

胶片。数码媒介替代胶片成为电影的最基本介

质，它对电影的冲击一定是本体论性质的，这种

冲击绝不亚于有声片取代默片，远远大于彩色胶

片取代黑白胶片。然而，这一冲击所携带的本体

论问题，和数码转型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一

样，甚至没有受到电影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在

你观察到这些冲击的时候，你首先是要在数码介

质内在的媒介特征上，去对其规定性、其蕴含的

潜能加以认识，其次，要在它与传统媒体相冲突、

相叠加，或者，它尝试去替代传统媒体的那个场

域当中，在两种介质所形成的交汇处，去讨论媒

介特质所造成的新规范和新可能。

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
意味着想象未来的可能

林 品：联系着生物学革命，您认为，当前已

经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热络讨论的赛博格技术、虚

拟现实技术，将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造成怎样的

影响呢？

戴锦华：我一直强调，赛博格不能仅仅在单

项技术革命的意义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仅仅

说，我们戴眼镜，我们早已使用假肢，赛博格不过

是更大的进步和技术的延展。不。当人工脏器开

始替代受损脏器的时候，当干细胞技术开始再生

坏死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时候，第一次人类

在肉身的层面上尝试挑战死亡。另一方面，联系着

数码技术，则是所谓的上传和下载我们的大脑的

技术在不断推进、成熟中。一旦成为现实，便意味

着我们的“意识”，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继续存在。

无关乐观悲观，这是推进中的社会/技术事实。

然而，这些曾为幻想类作家、导演们想象的

场景，原本都是文明预警式的梦魇：千年吸血鬼

或“缸中之脑”，今天却成为未遭抵抗与反思的未

来展望。姑且不论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义了

人类的现实，而且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并未在

任何意义上挑战、遑论改变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

现实。新技术、尤其是挑战死亡的生命技术，正

在继续或者说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

在这个学期开设的科幻电影课程上，我专门

选择《重生男人》（Repo Men）这部B级片，旨

在提供一个参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

说，人工脏器也是必须毕生分期付款的天价商

品。这固然联系着今日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更直接地联系着导致金融海啸及其后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爆发的现代债务结构，因为那部影片所

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债务结构。对我，这是并

非虚幻的、形而下的议题。问题尚不是“我们是

否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我们是否接受生命有

机体的形态被改变”等等形而上的讨论，而是分

配的不平等已经覆盖到生命领域的具体议题。

讨论到虚拟现实，似乎是又一个遥远而迫近

的议题。也是在这学期的课程中，我选择了

《她》（Her）作为一个细读片目。影片设定的某

种近未来，便是某种人工智能/数码操作系统可

以构成真实的爱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体，便可

以成为我们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为我们的

最佳的自恋投影/最完满的他恋形式。问题成

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类的社会

性正逐步丧失？个人、个体是否可能以某种独自

而不孤独的形式自足生存？

当然，《她》里面呈现的世界，离我们的生存

现实尚有距离。然而，类似结构性的改变却早已

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现代文明的伟大突

破——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全

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紧缺。

甚至在所谓批判理论中，“非物质生产”也成

为核心命题，然而，在欧美世界之外，物质生产、

人类劳动（体力劳动）仍是无法虚拟的基本事

实。因此，劳动价值论仍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理论

与实践议题。因此，迄今为止，虚拟现实与文化

艺术有关，但是它却无疑是大于艺术的和文化的

事实。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改变，同时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

挑战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它以灾变的形

式发生。在这一多重的历史转折点之上，挑战与

回应分外真切和急迫。

林 品：您如何看待后人类主义的前景？同

时，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是否仍然

应该坚持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放弃它，或者在

什么意义上扬弃它？

戴锦华：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在今日欧美比

较热络的新思潮，其本身无疑是人文主义危机的

直观呈现。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后人类主

义还并没有把自己成就为一个“主义”，它甚至还

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论序列、关键词

组。后人类主义，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理论光

谱、社会实践光谱的某种命名。

对我来说，其有效性在于标识出了人文主义

自身的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

20世纪至为惨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二战历史

凸显出的。二战的惨烈事实，削弱了现代人对

“人之神话”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体地动摇了

历史进步、历史目的论这类现代主义的核心表

述。今天，人文主义的危机，同时表现为生态环

境的急剧、普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前提下，人

文主义的危机增加了另外一个向量，即在现代性

逻辑内部的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前

所未有地被迫要面对人类的整体生存，以及我们

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共生性。人文主义、人道主

义本身蕴含着跨越、超越阶级/性别/种族的隔绝

的可能。我这里说的“超越”，不是指那种廉价温

情的想象、虚伪的承诺，而是20世纪历史的伟大

遗产：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类共同的未来；或

20世纪独有的“背叛”：背叛强势群体，背叛自己

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认同弱

势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实践性地加入到他们之

中，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从属的利

益集团。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

精神，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

今天，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的多数、

99%不断被撕裂，被各种身份所隔绝，彼此冲突；

而另一边，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面临

的危机，确实在整体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

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有

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重新

建立起一种连接、认同，我们重新去思考、想象、

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产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

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结构

主义起步，很快进入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论、

解构路径中，因此，对现代性核心话语和规划，对

人文主义语词及价值，始终抱有批判和间离的态

度；但是近来，也许是第一次，我尝试从不同角度

去重新思考或尝试在其乌托邦意义上借重人文

主义的观念，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

尊严、人的权利。对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现

实，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解毒剂，我仍然期望从中

重新启动其创生性。后人类主义的重要启示之

一，便是铭记对现代主义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

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文

化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太强大的自恋机制，以至于

我们很难超越自身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种不一样

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充满矛盾悖反，但这其中的张力，便

意味着可能。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

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

人类主义来透视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

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这将不是

某一个国家、族群、社群的未来，而是人类的未

来。对于今天这个为犬儒主义所毒化的世界，类

似命题也许太过夸张和矫情；但对我，它前所未

有的真切、切肤：置身于人文学科内部，去尝试重

启想象未来的路径，去参与构想社会实践的可

能，并再度介入实践。

全球连接全球连接··数码数码转型转型··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
——戴锦华专访 □林 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名誉理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陈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12月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4岁。

陈辽，笔名曾亚、曾阳。中共党员。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露华集》《陈辽文学评论选》《新时期的文

学思潮》《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叶圣陶评传》《月是故乡明》等作品。

陈辽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日报董事长、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李成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2月

30日在澳门逝世，享年89岁。

李成俊，笔名惜珍、方菲。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澳门文学论集》《澳门基本法文献集》《今日印度》《林

则徐与澳门》《海天·岁月·人生》《待旦集》《夜未央楼随笔》等。2002年、2009年分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金

莲花勋章、大莲花荣誉勋章。

李成俊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吕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5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吕坪，原名吕应生，笔名黎兵。中共党员。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大地情深》，纪实文学《赤炽童心

早许国》等，发表组诗《延安颂》（十余组）。曾获中国当代诗词精品一等奖、国际优秀论文特别奖。

吕坪同志逝世
本报讯 1月9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

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隐形者》首发式暨李青凇诗歌创作研讨

会”在京举行。屠岸、吴思敬、张陵、唐晓

渡、邱华栋、霍俊明等诗人、诗评家与会。

李青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

作，此后开始研习佛法。日前，作家出版社

出版了他创作的总称为《隐形者》的两部诗

集：《我之歌——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

史》和《盛世微言——一个现代隐者如是

说》。李青凇的诗渗透了深厚的宗教情怀，

蕴含对人生的体悟和大爱。与会者认为，

诗人善于在隐逸中冥想，作品具有“诗”与

“思”的双重品格。诗作中有对宗教文化与

诗歌关系的理性思考，心怀众生、悲天悯人

的情怀提升了诗作的境界。李青凇的诗歌

特质在于超越世俗，执著于内心体悟而达

到了禅学之境，呈现出别样的诗学价值。

透过他洗练的诗行，读者不仅可以发现自

己，更能获得启迪。

（晓 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青

年歌唱家丁晓红《诚信中国》新专辑

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专辑收录了

《诚信中国》《文化中国》《红歌中国

行》等26首歌曲及伴奏音乐，其中主

打歌《诚信中国》以朗朗上口的旋律

向听众传递正能量，向社会注入诚

信的热度。

作为“时尚新民歌”代表之一，丁

晓红除在艺术上追求精进，还积极投

身公益慈善事业，身体力行奉献爱

心。她表示，讲诚实、守信用是中华传

统美德的内在基因，希望通过歌声呼

吁人们共同赓续诚信血脉、推进诚信

建设，合力托起一个讲信修睦、崇德向

善的诚信中国。

丁晓红新专辑《诚信中国》传递正能量

李
青
凇
诗
集
《
隐
形
者
》
首
发

本报讯 1月 9日，由《海外文

摘》杂志社、《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

社评出的“2015中国散文排行榜”在

京揭晓。韩静霆的《粉墨人生》排名

居首，梁晓声的《父亲的荣与辱》、刘

庆邦的《卖烟叶儿》、康剑的《喀纳斯

丛林》、迟子建的《听海的心》、南丁的

《嫁衣》、沈念的《夜色起》、陈耿之的

《灯光》、于志学的《黑牤牛逸事》、刘

聪博的《奇异手记》等30篇散文作品

榜上有名。据悉，这些作品是读者和

专家、编辑从上一年度数百篇散文中

投票选出的。

（王 觅）

2015中国散文排行榜揭晓


